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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总编/罗生祥瀚海潮
拨 开 迷 雾 探 昆 仑

□ 邢合顺

蒙藏兄弟
—— 赋诗一首庆贺自治州成立六十周年

□ 切生

秋分近至
□ 冯尚玉

万山之祖，华夏之根，这就是——昆

仑！

昆仑，是东方文明的圣殿；昆仑，是

中华文化的根源。昆仑既是中国早期文

明的曙光，也是贯穿中华民族上下5000

年的最重要的文化动脉，更是中国作为

世界文明古国的象征。赫赫我祖，源自

昆仑；巍巍昆仑，万山之祖。昆仑，是我

国昆仑神话体系的地理核心。它不仅仅

是一个自然高度，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

文化高度。

远古以来，昆仑和黄河总是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黄河、黄土地、皇帝、黄皮

肤，这一切黄色表征，把这条流经中华心

脏地区的浊流升华为圣河。作为黄河源

头的昆仑虽然被认为是古代神话，但它

在古人眼里，则具有地理学的真实意

义。《汉书�沟洫志》就把黄河尊为百川之

首：“中国川源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

为宗。”

上古文献中的“昆仑”，与中华历史

的太多重大事件密切相关。比如《山海

经》中记录着的夸父追日、共工触不周

山、禹杀相柳及布土、黄帝食玉投玉、共

工与颛顼争帝、黄帝娶嫘祖、西王母与三

青鸟等众多历史传说，皆与“昆仑“密切

相关。这昭示出一条极有价值的线索：

昆仑必出自中华先人生活的核心地区。

青海不仅是黄河的发源地，也是昆

仑的故乡，更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和传播地。然而，昆仑这座高高的耸立

在我们眼前的巍巍大山，却由于千百年

来自然地理的变化和人类生活的变迁，

而被遮上了一层浓重的面纱。重重迷雾

之中，人们不敢相信，中华文明的上古历

史，竟然发生在青藏高原这样自然环境

极其恶劣之地，这不仅使得今天的学者

存疑，就连当年赫赫的太史公，也不敢相

信《尚书》、《山海经》等的记载。

历时历代，炎黄子孙苦苦求索了几

千年。如果说昆仑是古今学者最为关

注，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一个地名，恐不

为过。自屈原《天问》发出“昆仑县圃，其

凥安在”的疑问，千载而下，学者始终没

有停止对昆仑的探索。然而，却一直是

异说纷纭，莫衷一是，诚如王念孙《广雅

疏证》卷九下所云：“昆仑所在，言人人

殊。”或许正是因为昆仑的难以索解，毕

沅干脆说“是昆仑者，高山皆得名之。”

自商周时期记载的“昆仑”和两千年

前汉武帝命名的“昆仑”，中间存在着长

达千年的断裂。经皇权的文化传承，反

而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赫然取代了原

本的那一座“昆仑”。之后，时光荏苒，岁

月如梭，人们一代又一代模糊着前人的

记忆，太史公苦苦寻觅的“昆仑”，只有越

来越被迷失。

这座中华民族的圣山祖山，从来没

有消失在华夏子民的记忆之中。然而，

由于对历史的逐渐模糊，昆仑和西王母

的记载和传说，越来越被人们当成了神

话传说，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文明

史，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昆仑”在哪里？春秋时代的孔子，

囿于儒家治学风范，“不语怪力乱神”；汉

武帝时张骞出使大夏，由河西走廊到新

疆再到中亚西亚，以为“穷河源，见昆

仑”，从此开始“昆仑”在天山、于阗、祁连

一线的谬误传说。两汉时代的司马迁、

王充则对张骞的考察结果颇有疑惑，而

对“昆仑”采取“余不敢言”的谨慎态度。

史学家班固在著撰《汉书�地理志》

时，便摈弃了张骞河源在于田以南的说

法，而是按照《禹贡》中“织皮昆仑”的指

向和《山海经》中昆仑之丘的方位，明确

地把昆仑置于金城郡临羌县以西：“金城

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

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

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晋代学者郭璞

在《汉书�地理志》临羌县条目下加一注
释云：临羌县“西有西王母石窟、仙海、盐

池，有弱水，昆仑山祠。到大唐而大昆仑

出焉。”这两段记述相互印证，把昆仑的

地理位置明确地指了出来。

近现代学者对周穆王西征地理的考

证，仍未取得一致的意见。至远者如顾

实，他认为穆王西行横跨欧亚两洲，直达

华沙平原；至近者如常征，他认为穆王西

行不会超出今甘肃、青海一带。日人小

川琢治认为穆王西行的终点“西北大旷

原”即今新疆天山之南的准噶尔盆地。

今人王贻梁、王天海等亦赞成此说。

目前，可以统计到的，有“新疆说”、

“甘肃说”、“青海说”、“西藏说”、“四川

说”、“云南说”、“宁夏说”、“泰山说”等，

还有“巴比伦说”、“中亚说”、“东欧平原

说”、“黑海、里海说”、“非洲说”、“印度

说”，各执一词，聚讼纷纭。 （上）

（原文刊发于6月13日《青海日报》）

晨光里开了窗户

向着最短的距离挪动

炎夏的热情

被沁人的凉爽盖住

晨曦刚露出山头

地上的影

缩短成

午后的样子

北半球步入了秋季

南半球却是春暖花开的日子

秋天的收获

挤满每个人的心里

沉甸甸的分量

人们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美好的画图啊

又一次袭上眉心

最近总是习惯了感慨人生，惋

惜岁月里的自己。经过了年华，老

却了心境。回头看青春大半即逝，

现今的我亦偶叹，青春已不再是桃

红，丹唇，柔膝，更是深沉的意志，

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恋情，是生命

的深泉在涌流，流逝……青春气贯

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

安。年岁有加，并非垂老，似堕暮

年，抓不住流年。顿感唯有逝去后

方显钢柔之美。怀念，祭奠我逝去

的流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事已慢

慢淡忘，忘记了失去一些事一些人

后的那些伤痛。与友人一瞬间的

重逢和偶然，一句熟悉的问候，想

念，勾起曾经快乐无限，还有对若

干年前的记忆，还有曾经发自内心

的追忆。

我们当时都还年轻，眼里心里

没有一丝的自私与功名利禄。纯

纯的感情，淡淡的关心，许多事和

人所以才被想念了很久很久。诚

如所说：我们总要走一些陌生的

路，看一些陌生的风景，听一些陌

生的歌，等到某个不经意的瞬间，

发现那些我们以为不会忘却的事

就那么被遗忘了。想起从前，心里

有的是些什么，也记不清道不明。

今天一个朋友在她的日志里

写道：“时间改变了我们的样子，却

在心里留下了彼此的影子。”流年

逝去里，我为谁记住，谁为我落泪，

我为谁狂欢，谁又为我落寞……都

一一定格在了那些若干年的沉淀

里。一件东西，一封信笺，一声问

候，都可以勾起那时那年那段最美

的记忆，在思绪里泛滥成灾，然后

再慢慢沉淀。

我细心的收藏着每一件我所能

记住的东西，礼物，音乐，糖果和那

些特定的称谓。很多时候，我们的

世界太过喧嚣和尘埃，我听不见那

些为我们疯狂拔节年华里的成长，

看不见那些为我们疯狂追逐梦想的

期待。也许，我错过了很多，也或许

我得到了很多，结果都被时间一一

带走，留给我的只有蹒跚前行。

也许我们还是稚嫩，如同那茶

树上的新绿枝桠，不够时间，不够

经验，不够资格去成为能泡制出浓

郁香气的香茗，能做的唯有等待，

等待一天天慢慢老去，“历练”把自

己融成能穿越千山万水障碍的“强

者”。

曾几何时，我会期待有一天我

们银丝白头后的场面，一群群稚嫩

的面孔变成了陌生的脸，就连自己

也看不清自己在镜子里的轮廓，那

时的空间是不是早已变迁，我们是

否还在彼此的世界，也或许只剩下

我一个人，在空旷的心里，默默

呐喊。

流年，岁月，时光，青春。真不

希望你带走那些有我的记忆，好

的、坏的、傻的、笑的、哭的……其

实被记住是一种温存和感动。生

命如此辽阔，我穿越了起点，但不

愿望见终点。慢慢的追逐，慢慢的

失去，慢慢的得到，然后在记忆里

酸甜苦辣一一显现，看谁人上演了

最华美的剧幕，谁人书写最动人的

篇章，然后一一勾勒出了那些年我

们一起看过的幽幽月光，坐着摇椅

慢慢细品。

流 年
□ 李欣玲

海西空中锣鼓喧 瀚海热闹喜空前

各族人民迎盛典 迎来州庆华诞天

六十年前喜建州 蒙藏自治展鸿猷

城乡居民欣欢庆 和谐幸福夙愿酬

经济振兴拓地区 开发瀚海前景美

勤劳致富小康现 市场繁荣惊巨变

奋发图强创基业 民族团结肩并肩

环境治理城乡美 携手创业树新篇

蓝图绘就显奇功 巧绘地方新壮锦

发展和谐新气象 海西无处不春风

百行各业全发展 和谐社会新风范

借鸡生蛋引外资 繁荣经济道路宽

欣逢盛世庆佳节 各族人民大团结

百花竞艳新时代 经济腾飞跃向前

六十年来岁月稠 辉煌成就占鳌头

回眸创业坎坷路 展望兴州宏伟图

欢
庆
建
州
六
十
年

□

王
明
政

蒙藏兄弟，

我们曾在迁徙中相遇。

那时虽有爱情的传说，

更有盗马贼的骚扰。

虽见到牧草丰茂，

但见不到牛羊满山。

格桑花虽然绚丽，

但常被寒霜袭击。

谁明白？

一曲复读沧桑的记忆，

一壶浇灌忧愁的残酒！

蒙藏兄弟，

那一年庆贺自治州诞生，

我们的纪元从这里开始。

聚宝盆为此向我们献瑞，

满山的牛羊膘肥体壮，

田园里瓜果飘香。

谁预言？

高楼里唱起古老的牧歌，

举金杯敬请四方的朋友！

蒙藏兄弟，

为了铸就辉煌的明天，

满腔的壮志冲向九天。

马蹄的声音如鼓如雷，

誓把八百里瀚海赤金镶嵌。

谁疑问？

再一次书写昆仑的神话，

摘一朵灵芝献给伟大的母亲！

为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成立

六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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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辑 昆仑山下

在死亡谷（上）
那棱郭勒河汉语是：精细的河，当

地人俗称“头发丝”。那是因那棱郭勒

河没有河道，山上的雪水融化后四外漫

来，很快就被干旱的戈壁大漠嗍干吸

净，戈壁大漠上仅留下发丝般渍渍印

迹。然而不竭的雪水给那棱郭勒河不

懈的动力，“精细的河”将生命延续给胡

杨、红柳、骆驼刺、芨芨草……当我们来

到那棱郭勒河时，由于昆仑山区连降几

天大雨，河水不再细如发丝而是瞬间聚

为满头黄发，狂放不羁呼啸而来。司机

梁师傅说：“百年不遇，看来要发洪水

了。”当年的“马步芳小道”已被洪水淹

没，传说，当年号称“西北王”的军阀马

步芳曾派识途老马探路，然后指挥万马

奔腾，硬是用马蹄踏出这条西行“小

道”。世界海拔最高的花土沟至格尔木

的435公里的石油长输管道，就是取道

老马识途的捷径而敷设的。

那棱郭勒河旁有个地名叫“托拉

海”，汉语为：胡杨。胡杨生命之魂与河

流不息共存为大漠之冠。可惜，汽车与

托拉海擦肩而过，还没来得及和胡杨零

距离，胡杨便渐渐远去了。唯有成团成

团的红柳仍在向四外蔓延辐射，一望无

边，与天相会。这漠之精灵，与风共舞，

与雪同洁；与人类共寿百年，与日月同

辉万岁。其种子随风而飘，悠悠然自然

落地随遇而安，就地扎根，浅则10米，

深则30余米。其根系密如渔网粗如房

梁，根藏中华之瑰宝苁蓉。倘有能工巧

匠用艺将其根雕为术，遇火不燃，水浸

不腐，虫蛀不蠹。藏族同胞虔诚地称其

为“观音柳”、“菩萨柳”。

再往前走，连红柳也渐为稀少。这

里有个极恐怖的地名：死亡谷！这里是

著名的风口，一年十个月大风、飓风、沙

尘暴遮天蔽日铺天盖地横扫千军如卷

席。

死亡谷，古来白骨无人收。死亡

谷，古来征战几人还？我们走进死亡

谷，追寻着红柳血色花红的种子，真诚

地去景仰它的根系。

到了，这里是花格输油管道的腰

部。输油管道和人一样，血脉贯通气在

丹田，中部加压加热是油流通畅之要

害，这个地方蒙语叫：甘森。翻成汉语

后——我张着大嘴像喝了一大口黄连

——它竟叫：苦水！

看得出来，热泵站的教导员已在门

前等候多时了。我们握手时，他那黧黑

多皱的脸面很熟，似乎在哪儿见过，但

不敢相认。我们跟随着他走进甘森热

泵站。站内管道纵横，水泥地上不见一

沫浮沙。置身于茫茫沙海的死亡谷，这

里却创造出难得的一方净土。教导员

笑笑说：“这不难做到，持之以恒就可以

了。每天工人交接班的第一项工作就

是清理积沙。过去人们知道红柳根值

钱，最头疼的是，便是盗挖红柳；现在知

道管道里的石油值钱，开始疯狂地盗挖

管道。手段之隐蔽，技术之高超，我们

管辖着100多公里的管道，防不胜防

啊。”我不由感叹：人啊，黑心是没有头

的，在苦水中锈死的灵魂谁能拯救？

在泵房里，却正进行着一场灵魂的

对话。每个加热泵的胸前都挂一个小

牌牌，上面写着：

你眼中留神，我心中留意。

你谨慎每一秒，我舒畅每一天。

动脉畅通是我生命的延续，平平安

安是我幸福的延伸。

……

这是谁与谁的对话？是有生命的

机器与活着的灵魂的暗语吗？还是活

着的灵魂把钢铁的机器等同于自己的

生命？我物我两忘了，这里是一方净土

中的一隅圣土，物随心生，境随心转，这

是一个高境界。我敢说，给加热泵发明

这个用胸牌来表达心语的人，比发明热

泵的工程师都要高明。他是灵魂的工

程师。

热泵站旁也有一座温室大棚，比七

个泉大棚种植的品种要丰富。地上土

豆白菜，架中黄瓜西红柿，琳琅满目诱

人信手尝个新鲜。我不忍下手，我知道

在死亡谷这新鲜来之是多么的不易。

教导员看出了我的心思，给我摘来了西

红柿嫩黄瓜。我只拿了一个西红柿，却

久久舍不得把它放在嘴里。教导员说：

“吃吧，没关系，它还会长。”

我相信，它还会长，便咬了一口，沙

甜沙甜的，只有

在儿时的北京才

吃过这样甘美的

西红柿。久违

了，没有被污染

的西红柿，像一

颗心，净化着我

心灵的眼睛。我

突然想起他：

“哎，你叫什么名

字？”

正 弓 腰 采

摘的他回头答：

“宋代勇。”

是他！二十

年前，我们报社的模范通讯员。二十年

不曾相见，岁月的沧桑竟将我们雕刻得

互不相认了。当我们紧紧相拥时，他手

中的西红柿与我眼中的泪花一起滚落

在死亡谷的大棚里……

二十年前，刚刚二十岁的团委干事

小宋被调到甘森筹建泵站。白天，顶着

风沙的嘶吼，他们亮开嗓门与风狰狞：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

野中……吼累了，该歇歇了。是啊，风

也有累的时候，当风孤独得不知躲到哪

儿歇息时，便是小宋他们最快乐的时光

了。他们像红柳的种子一样赤裸裸悠

悠然地钻进大漠，安然地享受着“太阳

沙浴”的恩赐，惬意着石油从脚下汩汩

流过的激动与欣慰。


